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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 e a t u r e

﹁
托
塔
天
王
﹂
晁
蓋
聽
了
宋
江
、
吳
用
二
人
替
楊

雄
、
石
秀
二
人
求
情
，
也
不
再
追
究
。

宋
江
隨

提
議
，
由
自
己
帶
領
一
眾
人
馬
，
下
山

攻
打
祝
家
莊
，

晁
蓋
與
吳
用
則
留
守
山
寨
。

過
往
，
梁
山
泊
好
漢
踞
守
水
泊
山
寨
，
屢
受
朝
廷
派
兵

剿
伐
，
處
於
被
動
，
打
的
是
﹁
防
守
戰
﹂。

現
在
，
下
山
打
的
是
﹁
陣
地
戰
﹂。

宋
江
表
示
，
梁
山
泊
今
番
首
次
把
﹁
防
守
戰
﹂
轉
為

﹁
陣
地
戰
﹂，
乃
請
纓
由
自
己
帶
隊
出
擊
，
攻
打
祝
家
莊
。

之
所
以
這
樣
安
排
，
乃
考
慮
到
若
旗
開
得
勝
，
便
有
戰

功
，
對
將
來
坐
上
第
一
把
交
椅
，
俗
語
說
謂
之
﹁
有
墊
底

飛
﹂，
營
集
有
利
條
件
。

黑
三
郎
之
所
以
不
帶
吳
用
同
往
攻
打
祝
家
莊
，
而
留
守

山
寨
，
主
要
是
監
視
晁
蓋
，
唯
恐
下
山
後
對
自
己
不
利
。

宋
江
為
求
此
仗
建
功
，
梁
山
泊
精
英
盡
出
。

下
山
攻
打
祝
家
莊
的
好
漢
，
分
作
兩
撥
人
馬
，
每
撥
人

馬
除
了
一
眾
頭
領
外
，
並
有
三
百
馬
軍
、
三
千
嘍
囉
，
兩

撥
人
馬
共
六
千
六
百
人
，
外
加
十
幾
廿
個
頭
領
，
聲
勢
浩

大
下
山
。

過
往
，
地
方
官
府
派
兵
剿
伐
梁
山
泊
，
兵
微
將
寡
，
若

與
梁
山
泊
浩
浩
蕩
蕩
下
山
六
千
多
人
馬
比
較
，
根
本
不
成

比
例
。

為
何
宋
徽
宗
年
代
，
地
方
官
府
兵
馬
數
量
竟
不
及
梁
山

泊
山
寨
，
而
且
少
得
這
麼
可
憐
？
始
作
俑
者
，
乃
宋
太
祖

趙
匡
胤
﹁
杯
酒
釋
兵
權
﹂。

趙
匡
胤
得
天
下
，
有
鑑
唐
朝
時
，
節
度
使
兵
權
大
，
造

成
叛
亂
，
威
脅
朝
廷
。
於
是
便
解
除
石
守
信
等
人
兵
權
，

把
兵
力
集
中
在
京
師
，
組
編
﹁
禁
軍
﹂，
由
朝
廷
集
中
京

師
，
統
領
指
揮
，
地
方
只
剩
下
少
量
官
兵
，
權
充
維
持
當

地
治
安
。

﹁
豹
子
頭
﹂
林
沖
之
所
以
為
八
十
萬
禁
軍
教
頭
，
乃
拜

此
制
度
之
賜
。

且
說
梁
山
泊
好
漢
攻
打
祝
家
莊
，
兵
分
兩
撥
下
山
，
頭

一
撥
由
宋
江
自
己
率
領
，
第
二
撥
由
林
沖
率
領
。

宋
江
自
己
率
領
的
那
撥
人
馬
，
包
括
有
﹁
小
李
廣
﹂
花

榮
、
﹁
黑
旋
風
﹂
李
逵
及
﹁
拚
命
三
郎
﹂
石
秀
、
﹁
病
關

索
﹂
楊
雄
。

宋
江
之
所
以
要
花
榮
、
李
逵
、
石
秀
三
人
跟
隨
自
己
，

只
因
梁
山
泊
好
漢
之
中
，
武
藝
以
林
沖
最
高
，
花
榮
居

次
，
步
軍
則
以
李
逵
最
好
打
，
而
石
秀
亦
好
打
，
有
此
三

人
同
行
，
可
以
保
護
自
己
，
但
楊
雄
武
功
稀
鬆
，
亦
攜
同

往
，
亦
因
石
秀
、
楊
雄
二
人
曾
與
獨
龍
岡
祝
、
李
、
扈
三

莊
的
李
家
莊
莊
主
﹁
撲
天
鵰
﹂
李
應
聯
手
對
付
祝
彪
，
今

有
石
、
楊
二
人
同
往
，
可
以
由
李
莊
主
裡
應
外
合
攻
打
祝

家
莊
。

且
說
梁
山
泊
大
軍
行
至
距
獨
龍
岡
約
一
里
，
設
下
寨

柵
。
宋
江
雖
曾
任
押
司
，
但
只
刀
筆
小
吏
而
已
，
若
論
行

軍
打
仗
，
不
及
花
知
寨—

—

花
榮
，
乃
召
花
榮
到
帳
中
，

商
量
如
何
攻
打
祝
家
莊
，
此
因
莊
裡
路
徑
甚
雜
，
必
須
打

探
清
楚
，
未
可
貿
然
進
軍
。
一
旁
的
李
逵
表
示
無
須
這
麼

麻
煩
，
自
己
帶
二
三
百
人
殺
入
去
便
可
以
。

宋
江
指
探
路
乃
﹁
細
作
﹂，
非
李
逵
麤
人
可
為
，
對
黑

鐵
牛
斥
責
一
頓
。
最
後
決
由
石
秀
、
楊
林
二
人
喬
裝
前
往

打
探
。

︵
細
說
水
滸
．
二
三
八
︶

一
本
可
讀
性
甚
高
的
報
告
文
學
，
︽
國
民

十
大
奇
女
子
的
美
麗
和
哀
愁
︾，
把
上
世
紀

的
十
位
﹁
亂
世
佳
人
﹂，
在
女
權
並
不
高
張

的
時
代
，
她
們
的
人
生
起
伏
秘
辛
往
事
，
記

述
得
曲
折
離
奇
，
引
人
入
勝
。

可
惜
這
十
位
奇
女
子
，
香
港
的
年
輕
人
，
大
多

未
聞
其
名
，
更
不
知
其
事
。
只
有
一
位
近
年
在
港

因
遺
著
炒
熱
的
女
作
家
張
愛
玲
，
較
為
人
熟
悉
。

就
是
我
這
位
耄
耋
老
人
，
也
對
其
中
的
唐
瑛
、
殷

明
珠
、
盛
愛
頤
，
十
分
陌
生
。

但
其
中
多
名
奇
女
子
，
大
多
有
刻
骨
銘
心
的
戀

情
，
更
有

第
三
者
或
第
四
者
；
因
而
使
得
她
們

的
平
生
，
更
添
起
伏
跌
宕
，
益
增
神
秘
色
彩
。
如

京
劇
名
伶
孟
小
冬
，
與
梅
蘭
芳
的
一
段
情
，
後
來

更
下
嫁
晚
年
的
上
海
灘
頭
大
亨
杜
月
笙
為
妾
。

又
如
陸
小
曼
因
徐
志
摩
而
著
名
，
林
徽
因
︵
林

徽
音
︶
也
因
與
徐
志
摩
的
一
段
撲
朔
迷
離
的
情

緣
，
加
上
她
的
丈
夫
是
著
名
的
建
築
學
家
梁
思

成
，
這
段
﹁
人
間
四
月
天
﹂
的
戀
情
，
也
因
此
而

為
人
津
津
樂
道
。

至
於
郁
達
夫
的
妻
子
王
映
霞
，
張
學
良
的
紅
顏

知
己
趙
一
荻
，
更
可
說
是
名
女
人
和
名
男
人
配

襯
，
相
得
益
彰
。

還
有
現
代
影
劇
的
傳
播
，
也
使
這
些
奇
女
子
重

新
為
人
認
識
。
如
︽
梅
蘭
芳
︾
的
放
映
，
使
更
多

人
知
道
孟
小
冬
，
劇
集
︽
人
間
四
月
天
︾
的
傳

播
，
使
觀
眾
更
多
了
解
林
徽
因
。
而
飾
演
林
的
影

星
周
迅
，
也
因
此
劇
集
而
一
舉
成
名
，
成
為
今
天

當
紅
的
演
員
。

當
年
能
夠
脫
穎
而
出
的
奇
女
子
，
大
多
除
了
清

灑
脫
俗
之
外
，
還
是
才
女
。
在
封
建
餘
毒
未
除
的

二
十
世
紀
二
三
十
年
代
，
重
男
輕
女
和
﹁
女
子
無

才
便
是
德
﹂
的
影
響
下
，
才
女
的
產
生
不
易
。
像

林
徽
因
這
位
早
年
的
女
建
築
學
家
，
以
及
凌
叔
華

的
文
學
成
就
，
都
應
該
因
她
們
的
才
學
而
不
是
刻

骨
銘
心
的
戀
情
而
名
留
青
史
。
殷
明
珠
是
上
海
灘

女
明
星
的
第
一
人
，
孟
小
冬
的
唱
腔
使
她
成
為
梨

園
的
﹁
冬
皇
﹂，
她
們
確
是
以
才
女
而
流
傳
後
世
。

今
天
的
才
女
和
佳
人
多
的
是
，
但
能
如
此
書
所

描
述
的
才
情
萬
千
，
傲
然
自
立
的
不
多
。
也
許
我

見
識
不
廣
，
望
有
心
人
也
能
寫
出
現
代
﹁
十
大
奇

女
子
﹂
！

對
於
遲
到
者
來
說
，
是
不
是
他

們
沒
有
時
間
觀
念
？
抑
或
在
他
們

的
時
間
觀
念
裡
，
遲
到
已
經
比
不

到
好
？
或
者
是
，
遲
到
不
是
時
間

的
問
題
，
而
是
交
通
的
問
題
？
他
們
已

經
和
平
時
一
樣
的
時
間
出
門
，
只
不
過

搭
不
上
交
通
車
輛
，
或
者
是
遇
到
交
通

阻
塞
而
已
。
他
們
是
很
有
時
間
觀
念

的
，
只
時
交
通
阻
塞
的
時
間
，
是
他
們

意
想
不
到
的
。

有
是
有
道
理
，
只
是
交
通
隨
時
有
意

外
，
而
時
間
卻
永
遠
不
會
有
意
外
。
遇

到
任
何
時
，
考
慮
的
應
該
是
交
通
的
意

外
，
而
不
是
時
間
的
意
外
，
所
以
，
遲

到
的
理
由
其
實
是
不
成
立
的
。

時
間
是
殘
酷
的
，
因
為
有
人
是
度
日

如
年
。
時
間
是
恩
賜
的
，
因
為
有
人
度

年
如
度
日
。
當
一
個
人
六
十
歲
的
時

候
，
回
顧
過
去
，
發
覺
原
來
不
知
不
覺

間
，
已
經
過
了
六
十
載
的
光
陰
。
這
六

十
年
的
時
間
，
是
長
是
短
？
答
案
是
既

長
又
短
。

當
一
個
二
十
來
歲
的
年
輕
人
展
望
未

來
，
想
到
六
十
歲
時
會
是
甚
麼
光
景

時
，
時
間
一
定
是
漫
長
的
，
因
為
未
來

不
可
知
。

時
間
是
相
對
的
，
活
在
幸
福
裡
，
時

間
不
知
不
覺
就
過
去
。
活
在
不
幸
裡
，

每
一
秒
都
比
平
常
長
太
多
了
。
年
輕
時

打
工
，
覺
得
時
間
漫
長
。
等
沒
有
工
作

退
休
時
，
假
如
未
能
旅
遊
度
日
，
時
間

還
是
漫
長
的
。

教
書
生
涯
的
時
間
是
快
速
的
，
因
為

一
轉
眼
，
一
學
期
就
過
去
了
，
再
轉

眼
，
一
學
年
也
過
去
了
。
聽
課
的
生

涯
，
時
間
卻
因
人
而
異
，
有
興
趣
於
學

習
的
人
，
時
間
一
下
子
就
過
去
，
沒
有

興
趣
的
人
，
一
直
看
錶
，
怎
麼
還
沒
下

課
？時

間
的
速
度
是
固
定
不
變
的
，
因
為

人
的
心
情
，
而
使
得
時
間
可
長
可
短
。

驀
然
回
首
，
時
間
已
逝
，
再
也
找
不
回

來
。
一
如
上
一
秒
，
無
論
怎
麼
捕
捉
怎

麼
描
述
，
永
遠
都
在
眼
前
消
失
。

美
國
普
普
藝
術
大
師
安
迪
．
沃
荷
︵A

ndy
W
arhol

︶
生
前
就
是
一
位
很
懂
得
商
業
策
略

的
藝
術
家
，
死
後
也
一
樣
值
錢
。
日
前
，
佳

士
得
拍
賣
行
在
紐
約
舉
行
的
春
季
拍
賣
會

上
，
他
的
自
畫
像
以
三
千
八
百
四
十
四
萬
美
元
成

交
。
該
自
畫
像
是
在
一
九
六
三
至
一
九
六
四
年
所

畫
，
以
藍
為
主
調
，
沃
荷
戴

太
陽
眼
鏡
，
展
示

四
個
不
同
神
態
。

沃
荷
雖
然
只
活
了
五
十
九
年
，
但
因
為
勤
奮
和

務
實
，
留
下
的
作
品
很
多
。
二
○
○
六
年
十
一

月
，
本
港
地
產
商
劉
鑾
雄
就
曾
以
一
千
七
百
四
十

萬
美
元
投
得
他
的
毛
澤
東
畫
像
，
而
他
作
品
的
最

高
成
交
價
是
︽
撞
毀
的
綠
車
︾
︵G

reen
C
ar

C
rash

︶，
二
○
○
七
年
則
以
七
千
一
百
七
十
萬
美

元
在
紐
約
成
交
。
沃
荷
出
身
於
卡
耐
基
理
工
學
院

的
繪
圖
設
計
，
立
志
成
為
廣
告
設
計
師
，
早
期
為

不
少
時
尚
雜
誌
︽B

azaar

︾、
︽V

ogue

︾
等
畫
插

圖
，
也
為
百
貨
公
司
當
櫥
窗
設
計
師
，
贏
得
多
項

廣
告
設
計
獎
，
是
最
早
為
金
錢
作
藝
術
妥
協
的
畫

家
。沃

荷
在
五
十
年
代
中
，
首
度
以
鞋
子
插
畫
參
加

紐
約
當
代
美
術
館
的
﹁
美
國
近
代
繪
畫
﹂
作
品
聯

展
。
展
覽
後
，
他
表
示
願
意
捐
作
品
給
該
博
物
館

收
藏
，
卻
遭
到
婉
拒
。
在
六
十
年
代
初
，
開
始
創

作
絹
印
版
畫
，
並
以
當
時
的
名
人
瑪
麗
蓮
夢
露
、

伊
莉
莎
伯
泰
勒
、
貓
王
皮
禮
士
利
和
積
琪
蓮
．
甘

迺
迪
等
照
片
入
畫
，
打
響
名
堂
。

作
為
繼
畢
卡
索
後
，
對
廿
一
世
紀
最
有
影
響
力

的
藝
術
家
，
沃
荷
也
被
列
為
全
球
最
會
賺
錢
的
已

故
名
人
，
因
為
他
主
張
藝
術
要
跟
商
業
掛

，
也

致
力
消
弭
藝
術
品
和
商
品
之
間
的
界
線
。
所
以
，

除
了
以
金
寶
雞
湯
罐
頭
、
可
口
可
樂
瓶
子
乃
至
美

鈔
等
入
畫
外
，
也
跟
很
多
商
業
機
構
合
作
，
著
名

者
有
伏
特
加
酒
品
牌A

bsolut
V
odka

、
餐
具
品
牌

R
osenthal

和
寶
馬
車B

M
W

等
，
這
些
商
業
性
活
動

也
成
為
其
藝
術
生
涯
不
可
分
割
的
內
容
。

所
以
，
他
逝
世
後
，
他
留
下
的
藏
品
和
作
品
也

跟
他
的
名
氣
一
樣
水
漲
船
高
，
尤
其
獲
得
很
多
商

業
公
司
的
收
藏
。
他
曾
經
說
過
，
﹁
對
有
些
人
來

說
，
錢
是
為
了
今
天
去
買
他
們
認
為
明
天
會
有
價

值
的
東
西
。
﹂
這
句
話
倒
很
適
用
於
他
自
己
，
因

為
他
不
但
生
前
大
量
收
藏
商
品
，
自
己
死
後
也
成

為
別
人
的
收
藏
品
。

最會賺錢的藝術家

香
港
人
早
幾
年
的
口
頭
禪
：
﹁
忙

到
連
病
都
唔
得
閒
病
！
﹂
此
語
不

欺
。
想
當
年
，
身
邊
個
個
人
一
星
期

最
少
工
作
六
天
，
朝
八
晚
八
，
龍
精

虎
猛
，
還
有
心
思
四
出
搵
美
食
、
部
署
放

假
旅
遊
充
電
。

這
兩
年
，
生
活
節
奏
普
遍
放
緩
，
也
有

些
人
是
轉
型
待
業
，
身
體
竟
然
出
現
各
種

稀
奇
古
怪
毛
病
。

驚
恐
症
、
經
常
性
焦
慮
症
、
憂
鬱
症
等

等
不
知
病
源
的
都
市
病
，
經
過
演
藝
界
名

人
現
身
說
法
，
社
會
增
加
認
識
，
身
邊
多

位
朋
友
發
覺
，
他
們
也
是
病
者
之
一
。

與
年
齡
也
有
點
關
係
吧
，
友
人
中
有
甲

狀
腺
失
調
、
有
血
糖
過
高
、
有
良
性
腫
瘤

⋯
⋯

，
雖
然
都
不
是
甚
麼
大
不
了
的
問

題
，
總
要
見
見
醫
生
，
接
受
治
療
，
互
相

叮
嚀
，
健
康
是
福
！

難
怪
城
中
多
了
不
少
身
體
檢
查
的
廣

告
，
招
徠
生
意
。
幾
間
老
牌
私
家
醫
院
，

固
然
推
出
多
種
針
對
不
同
目
標
的
體
檢
套

餐
。
一
些
福
利
機
構
、
甚
至
有
些
保
健
中

心
，
也
有
類
似
方
案
，
價
錢
由
二
三
百
元

起
，
只
驗
血
驗
尿
，
至
幾
千
元
的
詳
細
檢

查
等
。

保
健
界
人
士
說
，
一
千
元
左
右
的
一

種
，
包
了
驗
血
、
驗
尿
、
驗
大
便
、
心
電

圖
、
照
肺
等
等
，
是
最
受
中
年
中
產
階
級

歡
迎
的
套
餐
，
對
身
體
機
能
作
了
概
括
檢

查
，
唯
一
不
能
仔
細
查
驗
的
，
是
血
管
栓

塞
情
況
，
要
知
悉
這
方
面
弊
端
如
何
，
需

要
進
行
更
高
檔
次
的
檢
查
了
。

也
有
朋
友
利
用
人
壽
保
險
的
體
檢
渠

道
，
有
信
譽
的
公
司
和
認
真
的
經
紀
，
會

為
客
戶
安
排
嚴
謹
體
檢
後
，
才
訂
立
壽
險

或
醫
療
保
險
契
約
，
有
甚
麼
毛
病
，
便
可

測
知
。

健康是福

說來也怪，自從我在大浴場擰了自來水龍頭以
後，每天在飯堂前、過道上、甲板上竟多次遇到那
位八十後女孩，我總是給她一個坦然的微笑，她似
乎不好意思地避開我的視線。其實說真的，越級享
受大浴池，我並不耿耿於懷，因為，本來那大浴池
就是供人享受的，與其一小撮人享受，還不如更多
人享受。我的糾結是：明明大浴場旁邊設有盥洗
室，供刷牙、吹頭髮，為甚麼她要在浴池旁刷她的
牙？再說，刷牙是一件非常隱私的事哦，一個稍微
含蓄一點的女人，可以與愛人共浴、卻羞於在愛人
面前呲牙咧嘴地刷牙喲！所以我最討厭牙膏廣告
咯。更糾結的是：明明浴池前設有四個淋浴噴頭，
供泡澡前先洗淨自己的身體，為甚麼她們要先跳進
公共浴池呢？日本人是百分之百不會發生這種事
的！為甚麼我們的同胞會這樣呢？
到底是我們缺乏基本常識？還是我們鮮為人

想？甚或我們本來就無所謂「潔」與「污」的界
限？我在船上想了又想，沒有答案，像海霧一樣茫
茫無緒⋯⋯
我這個人有一個牛脾氣，想不明白的事，要問個

究竟。於是，我在晚飯前提前去甲板想守株待兔，
解開那位八十後女孩的謎。果然她一個人出現在甲
板，我走近她。
「你好！」我說。
「你是中國人？」她高興地問。
「是啊！我們一樣是。」
我們很快地聊開了。原來她是日本某某縣某某縫

紉工廠的中國研修生，兩年期滿回中國某某鄉。她
說這次回家，永遠不再回日本了，日本太苦了，每
天工作10小時，從老闆手裡一個月才拿到3萬日圓
（約2,300元），其餘老闆說給了中國的「包工」，她
說確實在合同上是這樣簽的，包工（國內研修生派
遣公司）的說法是他們有頂 被跑工（逃走成黑戶

口）的危險，那樣會被政府取締（天曉得是怎麼回
事？！）不過吃住老闆管，吃還可以，但是住是6個
人一間，淋浴是在老闆家的小浴室。她說她最大的
願望是去一次日本的溫泉泡澡，可是最終沒有實
現。聽研修生先輩說船上有這個設施，又沒人管，
可以偷偷去，於是她選擇了乘船。她還向我說：
「昨天我不懂規矩，因為是偷偷摸摸，慌慌張張
地，我也沒有多想⋯⋯，謝謝你告訴我⋯⋯」
我已經快要流出眼淚了，知道了她是缺乏這方面

的常識，我也想不出甚麼更好的話，只好說：「你
知道了就好！」我欣賞她有勇氣承認自己的無知。
我給了她我們工廠的電話，告訴她：「這電話是我
朋友的服裝工廠，是接日本單的，如果你在中國沒
地方去，打個電話試試看。不過，聽說面試的總經
理很嚴厲喲。」她非常開心地用一個小紙頭抄下了
電話。
3月3日是這次乘船旅行的最後一天，預定中午

12:00到達上海外灘的港口。
可是在3月3日的凌晨，我被一陣巨響吵醒。那種

轟然巨響，如果在陸地上，也許不以為意，但是在
這個茫茫無邊的大海上， 實讓我嚇了一跳，幸虧
那時日本海嘯還沒有發生，自然壓根兒沒有浮起海
嘯的念頭，所以還不至於驚慌失措。
我沒有航海的經驗，不知道是甚麼聲音，我本能

地跳起來，豎起耳朵聽，巨響持續幾分鐘，然後忽
然感覺到船沒有了我已經習慣的那種乘風破浪的起
伏感，取而代之的是原封不動的漂浮感。我打開艙
門，準備出去打聽打聽，這時聽到隔壁鄰艙客裡，
一位帶 兩個幼兒的日本媽媽對她房間裡的婆婆
說：「奶奶，船拋錨哩。」
我聽說船拋錨了，第一個反應是：莫非提前到了

上海港？因為事前聽說海上航行，船速受到風向和
風速的影響很大，延誤或提前是常識範圍。為了驗

證這個猜想，我打開我的中國手機，手機屏幕上赫
然出現信號正常的顯示，那個紅色「圈外」字無影
無蹤了。我興奮地看了一眼手機上的時間，是
5:15，我想：這麼早，海關的工作人員不可能上
班，所以我們不可能這麼早下船通關，於是我又蒙
頭睡了。
太陽透過船舷的大圓窗，曬到床頭，把我照醒

了，那時，溫總理的名言「信心像太陽」還沒有誕
生，不然我一定信心百倍！我趕緊看手機，現在是
7:00，當我在艙內盥洗台前時，突然聽到廣播說：
「各位乘客請注意，我們抱歉的通知，由於大霧，
我們已經停止航行，等待通知。」
我匆忙洗臉刷牙後，到餐廳想打聽更詳細的消

息，只見餐廳前立起一個大黑板，上面寫 ：「距
離上海港還有6個小時的航行距離，請各位乘客待
機通知接船的親友。」我暗自高興，這次我沒有通
知任何人，不必歉疚。
可是，以後這船就像釘在海上，一直等到中午

12：00一點兒也不移動。這時，廣播又響了：「各
位乘客請注意，我們為各位乘客準備好了免費的午
餐，請到餐廳就餐。」哦？我想起一句名言：「世
上沒有免費的午餐。」哈哈，還真讓我碰到了免費
的午餐喲。
我來到餐廳。不料，這餐廳一改平時寥寥無幾的

風景，排起了長隊，一直延伸至餐廳外面。等到我
領取到一份免費的份飯時，餐廳裡已經沒有座位
了，我就端到我的船艙裡吃了。當然冰鎮啤酒是不
敢要了，船員也不再關照我的冰鎮啤酒了。不過，
在自己的船艙吃飯，那可是頭等艙也享受不到的。
嗯，這可能就是林語堂先生說的：「經歷 流浪者
的快樂」？！
可是周圍的人們明顯地非常煩躁起來，很多人是

接 乘當天下午或傍晚的國內火車、輪船、飛機
的。有十來個日本女學生要乘當天傍晚的飛機到西
安去留學。（再次看到，日本人喜歡古都啊！）她
們急得要命。我又一次暗暗慶幸我沒有安排緊接下
來的火車票，是要多麼感謝林語堂先生的教誨：
「旅行的要點在於無責任、無定時⋯⋯」

結果，船在海上漂浮了整整一天，哎，一天對這
個匆忙的世界是怎樣的寶貴啊！隨 時間的無情推
移，我也顧不得暗暗高興啦。在船上白吃了三餐，
第四天3月4日，期待已久的登陸終於到來。大家一
湧而下衝下船，一位中國乘客，據說是老師，居然
忘了自己的皮鞋，穿 船上的拖鞋就下船了，一直
到取行李的地方，經別人提醒才發現。這時他已經
辦了海關的入關手續，無法再出關，直到請示了上
級領導，給他一個特別批件，他才出了海關返回到
船上去拿鞋。

兵分兩撥

「民國十大奇女子」

韋基舜

客聚

多
年
前
旅
遊
巴
黎
時
寄
居
朋
友
家
，
每
天
多
次
出

入
，
總
遇
上
附
近
老
居
巴
黎
的
法
國
人
，
大
家
互
相
對

望
三
幾
秒
鐘
後
擦
身
而
過
，
熟
口
熟
面
，
還
是
不
曾
打

過
招
呼
。

巴
黎
人
對
外
來
客
冷
漠
的
眼
神
，
就
是
教
人
好
不
舒
服
，

看
來
他
們
未
至
於
對
外
來
遊
客
歧
視
，
只
是
有
點
﹁
不
大
歡

迎
﹂
了
吧
。
當
年
無
法
明
白
，
每
天
有
那
麼
多
來
自
不
同
地

方
的
遊
客
帶
旺
他
們
的
城
市
，
本
地
居
民
無
論
如
何
，
都
不

該
對
那
些
異
鄉
人
士
，
四
季
都
擺
出
一
副
寒
冬
臉
孔
。

到
了
今
時
今
日
，
每
逢
黃
金
周
假
期
，
看
到
四
處
擠
滿
自

由
行
的
同
胞
旅
客
，
巴
黎
法
國
人
的
心
境
，
就
忽
然
明
白
過

來
。鬧

市
中
蜂
擁
而
來
的
購
物
團
，
出
動
老
中
青
家
族
團
員
，

拖
拉

大
箱
小

嘩
啦
嘩
啦
橫
衝
直
撞
，
湧
到
各
大
商
店
超

市
掃
貨
，
上
落
自
動
電
梯
不
懂
靠
右
讓
出
左
邊
行
人
路
，
入

到
商
舖
不
理
會
先
到
者
先
服
務
，
就
衝
上
前
要
這
要
那
，
本

地
人
的
生
活
，
當
真
不
多
不
少
受
到
影
響
。

抱
歉
在
這
時
候
，
當
年
巴
黎
人
看
我
們
的
眼
神
，
我
們
不

期
然
就
用
來
看
那
些
同
胞
朋
友
了
，
心
態
既
非
憎
厭
，
亦
非

歧
視
，
只
是
感
到
無
奈
和
煩
躁
。

自
由
行
旅
客
無
疑
給
香
港
許
多
行
業
帶
來
生
機
，
但
他
們

的
購
物
方
式
可
真
令
人
咋
舌
，
原
來
有
人
之
所
以
瘋
狂
購

物
，
未
必
完
全
為
了
自
用
，
其
中
不
少
主
要
還
是
帶
回
內
地

炒
賣
。

本
地
居
民
大
都
習
慣
精
打
細
算
，
總
先
了
解
清
楚
產
品
性

能
和
用
途
而
後
付
鈔
，
這
些
遠
方
豪
客
，
許
多
是
見
了
任
何

貨
物
都
蜜
蜂
見
糖
一
樣
歡
喜
，
連
三
幾
千
元
的
小
型
電
子
產

品
，
不
管
什
麼
品
牌
便
爽
快
掏
出
現
金
買
一
大
堆
，
出
手
之

爽
，
助
長
店
商
坐
地
起
價
，
間
接
令
香
港
物
價
脫
離
常
軌
狂

升
，
就
令
本
地
顧
客
側
目
了
；
也
曾
見
過
有
人
在
化
妝
品

店
，
完
全
不
看
產
品
期
限
，
一
口
氣
就
買
下
一
箱
半
箱
。

香
港
的
零
售
業
﹁
放
眼
神
州
﹂，
志
在
招
攬
買
貨
不
論
價
的

外
地
貴
客
，
不
在
乎
做
本
地
市
民
生
意
，
無
形
中
迫
使
本
地

居
民
捱
貴
貨
；
這
城
市
﹁
繁
榮
﹂
得
那
麼
畸
形
，
香
港
人
看

到
有
客
自
遠
方
來
，
怎
麼
不
擺
出
法
國
人
那
副
既
非
歧
視
亦

非
厭
惡
的
尷
尬
臉
孔
。

客自遠方來，不悅乎？

百
家
廊

李
小
嬋

時間

蘇狄嘉

天空

興　國

國
吳康民

語絲

呂書練

風景

連盈慧

乾坤

從東京乘船到上海 （下）

■ 客房乾淨整潔。 網上圖片■ 船上設有遊戲室。 網上圖片


